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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圣叹与明清之际江南佛学 

——以“月爱三昧”说为视角 

吴正岚
1
 

【摘 要】：金圣叹借用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来论述佛学上的呈露清凉本体和文学上的忽隐忽现、翻苦

为乐之境，极尽变幻和超脱之美。金氏《唱经堂圣人千案·独超案第十三》和《怀感诗序》等篇还模仿《大般涅槃

经》的文体来阐述“月爱三昧”。钱谦益、金圣叹等人皆通过佛经古注疏这一中介而关注“月爱三昧”，折射了明

清之际江南佛学的征实风尚与文学的互动。以“大般涅槃经体”建构“月爱三昧”之境，体现了金圣叹化实为虚的

文学才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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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行研究已经注意到，明清之际的金圣叹（1608—1661）推崇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1，但是，金氏所谓“月爱三昧”

的理论内涵、美学意蕴、文体特征以及学术背景仍是未解之谜。本文试图分析金氏“月爱三昧”中的佛意和诗境，论述金氏《唱

经堂圣人千案·独超案第十三》和《怀感诗序》等篇对《大般涅槃经》文体的模仿，从而揭示当时文坛关注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

爱三昧”的背景是江南佛学征实风尚与文学的互动。 

一、“遮蔽—显现”思路与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 

关于金圣叹崇尚《大般涅槃经》之“月爱三昧”，一个尚未引起关注的问题是：就金圣叹思想的内在逻辑来看，他对《大般

涅槃经》的接受，其实面临着不得不克服的理论困难 2。《大般涅槃经》主张“常乐我净”，这与金圣叹津津乐道的源于南宗禅的

破除我执之间，在侧重点上有着立与破的不同：虽然禅宗从《大般涅槃经》中汲取了重要资源，比如，《大般涅槃经》的“常乐

我净”之说 3，很可能正是惠能得法偈中“佛法常清净”一语的源头之一 4。但是，众所周知，南宗的惠能认为一切执著都是妄

念，特别指出北宗的“起心看净，却生净妄”5，对清净佛性的执著也属于妄念之列，因此南宗禅旨在扫除包括佛性在内的一切

执著，认为无执就意味着本心的呈露。 

在南宗禅无执观念的影响下，金圣叹以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表述，反复申论无所执着的主张。除了“破尽执我”6“但破我

执”7“执我之凡夫”8等说法之外，“知见油”9“狂妄之见”7“讲窟”10“拟议”6等破除知见执着的主张，也随处可见。与无执

之说相呼应，无常更是金圣叹频繁谈论的话题，金氏无常说的来源颇为多元，其中，金氏多次化用《庄子》之《大宗师篇》“化

则无常也”和《达生》篇“生之来不能却，其去不能止”11的说法，佛教《仁王经》“四无常偈”12亦常出现在金氏笔下 13。 

金氏如此推崇的无执、无常与《大般涅槃经》的核心观念“常乐我净”显然有所冲突，对此，他试图以“遮蔽—显现”思路

来加以调和
14
。由于去除遮蔽与无所执着有相通之处，“显现”之说有助于理解佛性本有，因而“遮蔽—显现”思维能够统摄《大

般涅槃经》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、《金刚经》的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以及南宗禅的无所执着与证悟本心。比如，《大般涅槃经》

云：“善男子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亦尔，皆得成就同一佛性。何以故？除烦恼故，如彼金矿除诸滓秽。以是义故，一切众生同一

佛性，无有差别。”（《大般涅槃经》卷 10《如来性品第四之七》）这一说法中蕴含的“遮蔽—显现”思维，意味着佛性本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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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除烦恼遮蔽则佛性显现，正好可与《金刚经》应无所住—生清净心的逻辑结构相契合 15，也与南宗禅之自性本净—无念为宗 16

的观念相一致。 

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说正是采取了“遮蔽—显现”的思路： 

大王，譬如盛热之时一切众生常思月光，月光既照，郁热即除，月爱三昧亦复如是，能令众生除贪恼热。（《大般涅槃经》卷

20《梵行品第八之六》） 

此处以月光为喻，阐述“月爱三昧”象征着除贪恼热则善心开敷的境界，与金圣叹推崇的“常无常”正是二而一的关系，由

此可见，金圣叹于《大般涅槃经》尤重“月爱三昧”，原因之一在于他试图以“遮蔽—显现”的思路整合上述多种佛教资源。 

二、金氏“月爱三昧”中的佛意与诗境 

金圣叹《唱经堂语录纂》《唱经堂圣人千案·独超案第十三》《怀感诗序》都曾阐述“月爱三昧”。金氏在吸收《大般涅槃经》

“月爱三昧”之除贪恼热则善心开敷、常乐我净等观念的同时，亦崇尚其中先隐后显的变化之美；他还借用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

爱三昧”来描述超尘脱俗的文学境界。 

第一，金圣叹对“月爱三昧”如此津津乐道，一则由于关注《大般涅槃经》的“常乐我净”之旨，二则因为“月爱三昧”描

述了善心先遮蔽后显现的境界，具有变化之美。其说云： 

尔时世尊大悲导师，为阿阇世王入月爱三昧。入三昧已，放大光明。其光清凉，往照王身。身疮即愈，郁蒸除灭……王即问

言：“何等名为月爱三昧？”耆婆答言：“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钵罗花开敷鲜明，月爱三昧亦复如是，能令众生善心开敷，是故

名为月爱三昧……大王，譬如盛热之时一切众生常思月光，月光既照，郁热即除，月爱三昧亦复如是，能令众生除贪恼热。大王，

譬如满月众星中王为甘露味，一切众生之所爱乐，月爱三昧亦复如是，诸善中王为甘露味，一切众生之所爱乐，是故复名月爱三

昧。”（《大般涅槃经》卷 20《梵行品第八之六》，第 480—481页） 

这段经文以六重比喻来申论善心的开敷和增长，从而引导出“常乐我净”这一《大般涅槃经》的核心宗旨，自不必论；值得

注意的是，正如月光令优钵罗花开敷鲜明，“月爱三昧”令郁蒸除灭、令善心开敷、令贪恼热除去等境界，都以先遮蔽、后显现

的思维方式，呈现出忽隐忽现、惝恍迷离的美学效果。 

从金圣叹《唱经堂圣人千案·独超案第十三》来看，金圣叹对“月爱三昧”的先隐后显之美深有会心，他建构了“止因夜静，

明月中时，天无纤云，以为遮障，种种一切，如栏干等，则皆呈露清凉本体”17 的意境，象征清凉本体先遮蔽、后显现的本质，

这一类似拨云见月的境界，同样包含了《大般涅槃经》“常乐我净”的宗旨，其先隐后显的变化之美更是不可忽视。 

金圣叹崇尚“月爱三昧”中包含的隐显美学，与此相呼应，其文学评点对遮蔽与显现的变化之美颇为敏感。梳理金圣叹所重

视的小说评点命题，可以发现其中至少有两个命题关乎遮蔽与显现的变幻：（1）若隐若跃。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卷 8第

三回写鲁智深在五台山做了四五个月的和尚，日子过得清汤寡水，一日出门散心，在半山亭子上想酒喝，“只见远远地一个汉子

挑着一付担桶，唱上山来。上面盖着桶盖，那汉子手里拿着一个镟子”，金圣叹批道：“惟是桶则盖着，手里却拿个酒镟，若隐

若跃之间，宛然无限惊喜不定在鲁达眼头心坎。真是笔歌墨舞。”18在此，金圣叹从“惊喜不定”这一心理效果着眼，分析了“若

隐若跃”所具有的审美意味。（2）影灯漏月。金圣叹改动《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》第二十回阎婆惜“正在楼上自言自语”一

段，指出其妙处是“一片都是听出来的。有影灯漏月之妙”19。关于影灯漏月的涵义，先行研究多解释为视角的限制和突出，大

致正确，只是细节上似有可商榷之处：首先，就“影灯”的内涵来看，在古代典籍中，将“影灯”用作动宾词组“遮住灯”的用

例很少，以往的研究未能举出类似用例，笔者则迄今未见；而把“影灯”作为双音节名词的例子却很多，是指“燃火取影的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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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，如后来的走马灯”20。比如，唐白居易原本、宋孔传续撰《白孔六帖》卷 4“正月十五”条引唐郑处诲《明皇杂录》曰：“上

在东都，遇正月望夜，移仗上阳宫，大陈影灯，设庭燎。”21其次，就“漏月”而论，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回夹批有“前忽然住，此

忽然接，有云穿月漏之妙”的说法
22
，可见“月漏”是指月亮半隐半现之状。最后，由于漏月是半隐半现之月，按照语法惯例，

“影灯”之“影”，也当取“隐现”之义。因此，“影灯漏月”似应理解为一个同义联合的词组，其中，“影灯”是燃火取影之

灯，“漏月”是被部分遮蔽后映进来的月光。“影灯”和“漏月”这两个意象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半隐半现、富于暗示性的
23。概言之，“月爱三昧”构建了先隐后显的变化之美，与此相关联，金氏“若隐若跃”和“影灯漏月”这两个命题亦敏锐地揭

示了若隐若现、半隐半现所呈现的美感。 

第二，金圣叹《怀感诗序》以“月爱三昧”来象征诗歌的超尘脱俗之境： 

徐子能先生《怀感诗》四百二十绝句成，手钞示余。是时三月上旬，花事正繁，风燠日长，鸟鸣不歇。乃余读之，如在凉秋

暮雨，窗昏虫叫之候；如病中彻夜不得睡，听远邻哭声，呜呜不歇；如五更从客店晓发，长途渺然，不知前期；如对白发老寡妇，

询其女儿时、新妇时一切密事；如看腊月卅日傍晚，阛阓南北，行人渐少渐歇：一何凄清切骨、坏人欢乐也！因致问先生：“始

作是诗，是何缘起……”先生笑曰：“是诗胡能祟余？余则有故为诗耳。十年以来，贫、病两剧，饘粥尚难，何况汤药……因念

平生最贪成癖，无逾友生一途……又况余既以软脚病不出门户，则虽诸子悉在，余已先住异国……翻苦为乐，从闲觅忙，既代按

摩，亦当参术，人各一诗，诗各一境，既是四百余诗，便是四百余境。我分身住四百余境中，不愈于独住贫病一境中耶？我日夕

与四百余人周旋，不愈于独与一贫病人周旋耶……此皆一切圣人行处，所谓如幻三昧，月爱三昧，一切佛集三昧，宿王游戏三昧

也者……盖四百余绝句，审尔则皆佛氏之至言要道也。”24 

在这段话中，包括“月爱三昧”在内的三昧系列，既意味着佛教的至言要道，又象征着诗歌的造境抒情。金圣叹反复慨叹徐

增《怀感诗》诗境的凄苦：“一何凄清切骨、坏人欢乐也。”恰与徐增从诗歌创作中获得的快乐和满足成为鲜明对比：“翻苦为

乐，从闲觅忙……我是以不能自已，而为此诗；又不欲弃去，而留作自娱也。”这一从悲苦中觅欢乐的思维方式，正与《大般涅

槃经》“常乐我净”的主旨相适应，即所谓“汝等比丘，不应如是修习无常苦无我想、不净想等以为实义，如彼诸人各以瓦石草

木沙砾而为宝珠。汝等应当善学方便，在在处处常修我想、常乐净想”（《大般涅槃经》卷 2《寿命品第一之二》，第 378页）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糅合了其他佛教思想资源，此处的“月爱三昧”呈现出更鲜明的超尘脱俗的倾向。比如，前引“我分身

住四百余境中，不愈于独住贫病一境中耶”之说，采用了“分身”的意象，这一意象在佛教典籍中较为常见，而《法华经》和《华

严经》有关“分身”神变的描述更为引人注目。又如，永明延寿《宗镜录》阐述供养功德在心不在事曰：“是以法华会上，十方

佛国，通为一土，分身共座，同证一乘；亦如华严教明，此土说法，十刹咸然。”25可见人们在论述佛教的超越空间时，就会想

到《法华经》和《华严经》的分身神变。相对来说，《法华经》的分身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，以至于“法华分身”成为人们常常

提及的话头 26。金圣叹对《法华经》和《华严经》十分推崇 27，因而援引其中的“分身”这一颇具超越意味的境界，阐述以诗歌

超脱尘世苦难的主张。 

概言之，金圣叹“月爱三昧”在凸显“常乐我净”、呈现先隐后显的变化之美这一点上，遵循了《大般涅槃经》的核心宗旨

和原意。此外，取资于《法华经》和《华严经》的“分身”境界，也是金圣叹赋予“月爱三昧”的独特内涵，其意义在于提升了

诗境的超尘脱俗之美。 

三、金氏“大般涅槃经体”的文体特征 

金圣叹在以“月爱三昧”呈现隐显变化和超尘脱俗之美时，其文体也模仿《大般涅槃经》，本文姑且将这种文体称为“大般

涅槃经体”，这在其《唱经堂圣人千案·独超案第十三》和《怀感诗序》中都有所表现。以前者为例： 

马大师一时潦倒，不觉便入月爱三昧。问：何为月爱三昧？是三昧如八月十五，月光盛满，有静女人，为爱月故，于自深房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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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井中坐，时夜转深，万响沉寂，天上地下，如水一色。是静女人，不觉微叹。而是女人，身无疾苦，亦无种种不如意事，又无

远人撄其怀抱。何以故？都无所为，但爱心起，斯发长叹。迦叶当知，是静女人，实不望月，惟自嚬哦，垂头而坐。所以者何……

复次迦叶，是静女人，正发叹时，为复爱月，为爱一切栏干等事……复次迦叶，是静女人，于栏干上，爱彼月时，既取月色，遗

栏干否？亦复嫌于栏干诸法，污染月色，择去栏干，方爱月否？不也迦叶，月色无有，喻如虚空，不应栏干，上有月色。如世白

垩，薄若鱼鳞。止因夜静……则皆呈露清凉本体。迦叶当知，栏干呈露，名为月色，非有月色加栏干也……然是女人，只名爱月，

终不说为爱栏干者。迦叶当知，月天子者，能为众生，作大荫凉，普令一切，尘劳停息。是静女人……尘劳息时，同体悲现，视

诸栏干，一切物事，有情无情，成一眷属，别久初聚，悲极发叹……复次迦叶，是静女人，发叹声时，非特不可说爱栏干，亦复

不可说爱月。何以故？爱月义者，女人有爱，爱于外月。既是月光，流入身中，停息尘劳，悲切成爱，则是爱者，即是月成。月

即是爱，爱即是月；在空成月，在心成爱……若是如来，大地菩萨，细细别知，何处非爱？以是义故，迦叶当知，此大三昧，不

名爱月，名曰月爱。
28
 

由此可见，本文所谓“大般涅槃经体”的文体特征，是由字词、篇章结构、逻辑脉络和修辞手法共同构成的，具体表现为以

下几个方面。 

第一，采用问答体。如前所引，金氏《唱经堂圣人千案·独超案第十三》交替采用“问”“何以故”“所以者何”这三种提

问词，同样，《怀感诗序》亦以“因致问先生”和“先生笑曰”的一问一答构成全篇的主干。这一问答体，尤其是“问”“何以

故”“所以者何”等提问词轮流出现的形式，在《大般涅槃经》卷 2《寿命品第一之二》等章节中反复出现 29。 

第二，以“迦叶当知”“复次迦叶”等语句连缀逐层递进的逻辑结构。一方面，从逻辑上来看，金氏《唱经堂圣人千案·独

超案第十三》和《怀感诗序》体现出逐层递进的结构。以前者为例，该篇包含了以下六个层次：（1）静女人因爱心起，于月下微

叹。（2）静女人实不望月，睇诸一切而叹。（3）静女人因爱月而叹。（4）天无纤云则一切呈露清凉本体。（5）静女人尘劳停息，

同体悲现。（6）在空成月，在心成爱。显然，这段文字是通过逐层转折来实现递进的。比如，经过静女人微叹、静女人都无所为

但爱心起这一转折，作者否定了静女人身有疾苦、有不如意事、思念远人等常见的情境，突破了静女人月下微叹这一意象的俗

套，从而提炼出因爱心起而微叹的独特意蕴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作者通过爱月而非爱栏杆、月爱而非爱月等多层否定和递进，

一层深似一层地阐述了尘劳停息则同体悲现的主旨。在《怀感诗序》中，逐层递进的结构相对隐蔽：全篇从徐增十年来贫病两剧

而难以排遣、平生最重友生却出行不便的人生困境出发，提出“人各一诗，诗各一境”的解决方案，又进而披露其分身住四百余

境、日夕与四百余人周旋的乐趣。最后，金氏指出这四百余首绝句折射了佛氏之至言要道，即翻苦为乐、从闲觅忙的“常乐我净”

之旨。可见，此篇在逻辑上同样采取了逐层转折和递进的写法。 

金圣叹“月爱三昧”说的逻辑结构显然受到了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的影响。唐代天台学者湛然（711—782）《法华

玄义释签》已经梳理了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的六种喻意（说详下），实际上这六种喻意之间的逐层递进关系更值得重视：

从“月爱三昧”能令众生善心开敷起，经过令修习涅槃道者心生欢喜、令初发心诸善根本渐渐增长、令所有烦恼渐灭、令众生除

贪恼热等环节，最终引申出“月爱三昧”为一切众生之所爱乐的主张，从而凸显“常乐我净”的主旨。另一方面，金圣叹《独超

案第十三》中用以连缀六个层次的关联词，是以称呼语形式出现的“迦叶当知”“复次迦叶”。交替使用这两种结构性称呼语的

写法，在《大般涅槃经》卷 3《寿命品第一之三》和卷 4《如来性品第四之一》中都可以看到。 

第三，通篇运用比喻来说理。从《独超案第十三》中的一系列比喻词，如“是三昧如八月十五”“喻如虚空”“如世白垩”

等等，自可明显地看出文章的比喻手法；从文末“若是如来，大地菩萨，细细别知，何处非爱”一说，则可悟出全篇的“静女人

爱月”之意象，也是比喻尘劳停息则同体悲现的境界。同样，金氏《怀感诗序》在文体上的引人注目之处，也是开篇就连续运用

“如在凉秋暮雨，窗昏虫叫之候”等五个比喻，其所渲染烘托的凄清之境，正是文末“佛氏之至言要道”的逻辑起点。 

这一连续采用比喻来说理的写法，是《大般涅槃经》最鲜明的文体特征之一，以往的研究已揭示了《大般涅槃经》用喻的生

动与丰富
30
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金圣叹所熟悉的佛经中，《大般涅槃经》是惟一一部系统探讨譬喻的种类和形式的经典，经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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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喻有八种：一者顺喻，二者逆喻，三者现喻，四者非喻，五者先喻，六者后喻，七者先后喻，八者遍喻。”（《大般涅槃经》

卷 29《狮子吼菩萨品第十一之三》，第 536页）对明清之际佛学影响甚深的湛然和澄观（738—839）都曾引用和讨论《大般涅槃

经》的八种比喻说
31
。可以说，在普遍运用比喻的诸种佛经中，《大般涅槃经》的特色在于自觉地采用接连不断的比喻来说理。 

第四，在将上述三个层面视为“大般涅槃经体”时，必须解决的问题是：上述文体特征是《大般涅槃经》所独有的吗？如果

不是，将金圣叹上述文体称为“大般涅槃经体”的依据是什么呢？这是因为，在金圣叹所熟悉和关注的佛经中，综合运用了上述

文体形式的，只有《大般涅槃经》。一方面，从引用、论及的频率来看，金圣叹最关注的佛经为《妙法莲华经》《维摩诘所说经》

《金刚般若经》《大般涅槃经》和《华严经》32。另一方面，虽然从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来看，运用“问”“何以故”“所以者何”

等问答体和比喻的佛经篇章成千上万，交错采用“迦叶当知”“复次迦叶”等连缀语的佛经，在《大般涅槃经》之外，还有《添

品妙法莲华经》《大法鼓经》《大宝积经》《大方广三戒经》《圣善住意天子所问经》《佛说称扬诸佛功德经》等。不过，如果将金

圣叹最关注的佛经和采用上述文体形式的佛经加以比对，就会发现两者的交集只有《大般涅槃经》。更重要的是，从金圣叹本人

的用意来说，在阐述源自《大般涅槃经》的“月爱三昧”时，与其他佛经相比，模仿《大般涅槃经》文体的可能性更大。 

概言之，本文所谓“大般涅槃经体”，侧重于强调金圣叹在化用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的义理和意境时，于文体形式

也多有借鉴《大般涅槃经》之处。必须说明的是，《唱经堂圣人千案·独超案第十三》的文体还有仿效其他文献的成分。比如，

就静女人月爱这一比喻来说，“独超案”出自“马大师与西堂百丈南泉玩月”这一禅宗公案，其中“是三昧如八月十五，月光盛

满”的意象，盛赞八月十五的月光，可能受到《大慧普觉禅师语录》卷 4“上堂举，马祖与西堂百丈南泉中秋玩月次”之点明“中

秋”的启发 33。 

四、“月爱三昧”与明清之际江南佛学的征实风尚 

明清之际江南佛学界兴起征实学风，致力于刊刻方册藏，推崇佛经古注疏，提倡以教疗禅 34。其中，对于佛经古注疏的推

崇，是对唐宋以来舍传从经之风加以扬弃的结果，也是为救治当时空疏浮泛的学风而发的。晚明的高僧大德中，云栖袾宏（1535—

1615）尤其重视佛经古注疏，其《竹窗随笔》多次批评时人对佛经注疏的忽视。此外，对于明清之际以教疗禅的学风，先行研究

已有深入考察 35，但在华严和天台二教的关系方面，前人主张钱谦益偏于华严，实际上由即中大师和刘心城（刘锡玄，字玉受）

师徒、钱谦益、金圣叹、徐增等人构成的天台学群体非常值得重视 34。 

本文拟梳理智顗（538—597）、湛然等天台学者对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的重视，分析钱谦益等人推崇“月爱三昧”

与关注古注疏之间的关系，从而指出明清之际江南佛学的征实风尚对金圣叹的影响。 

（一）天台学者援引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 

当我们探究“月爱三昧”在佛教史上的意义和影响时，注意到天台宗的创建者智顗在其佛经注疏中多次援引《大般涅槃经》

“月爱三昧”，其后，于天台宗有中兴之功的湛然亦关注“月爱三昧”，究其原因，在于诸家试图借用“月爱三昧”来推崇渐修

之境界。 

智顗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卷 5援引《大般涅槃经》论述渐修的位数曰： 

二，次引众经，明位数多少者。《大涅槃》云：“月爱三昧，从初一日至十五日，光色渐渐增长；又从十六日至三十日，光

色渐渐损减。光色增长，譬十五智德摩诃般若；光色渐减，譬十五断德无累解脱。”36 

这是说，月亮光色从初一至十五、十六至三十的增减，可以比喻作为渐修位次的十五智德和十五断德。在论述位数之前，作

者提到学人对“明位数”的必要性或提出质疑，或表示赞成，而作者的看法是：“然平等法界，尚不论悟与不悟，孰辨浅深；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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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论悟与不悟，何妨论于浅深。究竟大乘，无过《华严》、《大集》、《大品》、《法华》、《涅槃》，虽明法界平等，无说无示，而菩

萨行位终自炳然。”37此说认为《华严》等大乘重要经典既阐述法界平等，又标明菩萨行位。由此可见，智顗依据“月爱三昧”

来论述渐次修行的做法，与其既肯定顿悟又崇尚渐修的观念相表里。 

从智顗对月性与圆教智断位的相似之处的分析，也可窥见其对于渐修的重视： 

月体譬法身。大经云：月性常圆，实无增减。因须弥山，故有亏盈。不增而增，白月渐著；不减而减，黑月稍无。法身亦尔，

实无智断。因无明故，约如论智，如实不智；约如论断，如实不断。虽无智而智，般若渐渐明；虽无断而断，解脱渐渐离。举月

为喻，知是圆教智断位也。37 

在此，作者进一步征引《大般涅槃经》之《如来性品第四之六》“而此月性实无亏盈，因须弥山而有增减”的说法，指出法

身实无智断，因无明而有智断，明般若、离解脱都如月之黑白一般渐次变化。对于以“月爱三昧”比喻圆教智断位的说法，智顗

十分重视，除了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卷 5之外，其《维摩经玄疏》卷 4、《四教义》卷 12都提及此说。在智顗之后，湛然《法华

玄义释签》在承袭智顗“智断”说的同时，概括了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的六层喻意：“初喻善心开敷，次喻行者心喜。

三四二喻善根增烦恼减，五喻除贪，六喻爱乐。”
38
 

（二）关注“月爱三昧”与江南佛学的征实风尚 

金圣叹等人对“月爱三昧”的关注，折射了明清之际江南文人对佛经古注疏的重视，是当时文学与佛学互动的重要内容之

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吴中地区关注佛学征实风尚的天台学群体中，钱谦益、徐增和刘心城都曾濡染“月爱三昧”之说。 

钱谦益直接或间接地提及“月爱三昧”，与其推崇修习、崇尚天台、重视佛经古注疏的佛教观有关。其一，钱氏《大佛顶首

楞严经疏解蒙钞》卷 36引用了智顗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卷 5有关“月爱三昧”的论述。在解释《楞严经》“如来逆流，如是菩

萨，顺行而至。觉际入交，名为等觉”时，钱注所引智顗之说，从“等觉地者，观达无始无明源底”起，至“此即最后智断也”

止 39，着重探讨佛教修证的等觉和妙觉境界。重视修习，正是《楞严蒙钞》的核心宗旨之一。钱谦益设立的注经纲领《咨决疑义

十科》之第七条就是“闻修增进”，用以救治“行人浮慕圆通，不思真实修习”40 的弊端。另外，钱谦益《般若心经略疏小钞》

间接提到了“月爱三昧”。其说引用了广承 41有关智断的论述：“智果者，无智而智，如白月渐盈；断果者，无断而断，如黑月

渐灭。”42显而易见，此说源自前引智顗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卷 5有关月爱三昧的解释，与智顗的“白月渐著”“黑月稍无”“无

智而智”“无断而断”等说法相呼应，其侧重点仍然是渐修观念。其二，智顗的弟子隋灌顶法师（561—632，号章安）的《大般

涅槃经疏》卷 19“梵行品之五”也提到“后一番解月爱”，从钱谦益《楞严蒙钞》多次引用此疏来看，虽然钱氏没有提到其中

的“月爱”，但此疏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。其三，钱谦益对华严宗澄观有关“月爱三昧”的论述，虽然没有直接引用，但很

可能也是非常关注的。澄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卷 7和卷 28分别提到“月爱三昧”，前者云“五以慈善根力，放月爱等光”43，

后者曰“涅槃二十云，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钵罗华开敷鲜明”44，但他没有明确“月爱”之说的出处，为了回答听讲者的提问 45，

他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》卷 21和卷 48都援引“月爱三昧”加以解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不同于智顗以“月爱三昧”比

喻圆教智断位，澄观只是概述《大般涅槃经》的原意：“何等名为月爱三昧？耆婆答言：有六义似，一譬如月光能令一切优钵罗

华开敷鲜明，月爱三昧亦复如是。”46对于主张以教疗禅、宗教合一的钱谦益来说，华严学和天台学一样，具有拯救时弊的意义。

钱氏《佛顶蒙钞目录后记》旗帜鲜明地表示“兼综性相，和会台贤”47。众所周知，钱氏于华严诸祖尤尊澄观，褒奖其华严疏钞
48
，赞誉憨山德清于“华严法界，悟彻于清凉”

49
，且多次赞美含光法师讲澄观之华严疏

50
。钱氏《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》和

《般若心经略疏小钞》都大量引用澄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钱氏《楞严蒙

钞序》谓“与闻草创，共事蓝缕；采掇清凉，佽助旁论者，含光渠师也”，可知《楞严蒙钞》中引用的澄观之说，正是由含光收

集整理的，此事亦足证钱谦益对澄观的华严类著述非常熟悉。概言之，在天台学者智顗《妙法莲华经玄义》、章安灌顶法师《大

般涅槃经疏》、华严学者澄观《大方广佛华严经疏》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》等佛经古注疏的影响下，钱谦益直接或间

接地注意到“月爱三昧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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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江南天台学群体中，徐增也敏锐地感受到江南佛学的征实风尚。他不止一次地褒赞近世学士大夫“好为书写持诵《华严

经》”的风气 51，又多次提及觉浪和尚、三昧律师于吴门讲说《梵网经》和戒律 52，宗教合一也是他反复阐述的观点 I1。如前所

述，金圣叹在为徐增《怀感诗》所作序中，以“月爱三昧”来象征翻苦为乐、超尘脱俗的诗境，由此可以推测，“月爱三昧”是

金圣叹和徐增都非常关注的佛经境界。 

值得一提的是，吴中地区的天台学人刘心城亦有可能关注“月爱三昧”。晚明天台宗人幽溪传灯（1554—1628）《性善恶论》

亦引用《大般涅槃经》有关“月爱三昧”的论述，其中卷 1和卷 5都提到阿阇世王在月爱三昧光明的照耀之下身疮痊愈 I2，卷 5

转引了有关“月光能令一切优钵罗花开敷鲜明”的论述。传灯《性善恶论》在士僧间流传颇广，卷首有“心城居士弟子刘锡玄同

校正”的记载，由此可以推测，包括刘心城在内的江南天台学群体重视“月爱三昧”，当与传灯《性善恶论》对《大般涅槃经》

相关文字的介绍有关。 

除了弘扬天台之外，金圣叹对于明清之际重视佛经古注疏的风尚也作出了回应。笔者曾经指出，金圣叹曾援引智顗《法华玄

义》中的判教思想，并化用其中的圆融三谛之说 53。以往的研究尚未注意到，金圣叹对交光真鉴《楞严正脉》提出了批评：“有

人言交光《正脉》盛行海内。叹便问：‘“文殊将咒”四字，未审作何签释？’人云：‘文殊将咒’哪可签释？’叹云：‘火头，

与我烧却交光疏板！’”
54
在此，金圣叹采用了烧却疏板这一激烈的措辞，以表达他对交光《正脉》的不满。由钱谦益《楞严蒙

钞》可知，交光《楞严正脉》的不足之一，正是忽视古注疏，所谓“夫其奋乎百世之下，披剥陈言，发挥己见……每师心而自

是”55。由此可以推测，金圣叹强烈否定交光《楞严正脉》，也是出于对《楞严经》古注疏的推尊。 

结语 

金圣叹采用《大般涅槃经》的文体来阐述“月爱三昧”，无论是翻苦为乐的诗歌之境，还是先隐后显、清凉本体呈露的佛学

境界，都显示了空灵澄澈、超尘脱俗、变幻莫测的美学意味，这令我们不禁感叹金圣叹真是化实为虚的圣手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

在于《大般涅槃经》的“遮蔽—显现”思维本身具有迷离惝恍的美学效果，金圣叹在小说评点中一向重视“若隐若跃”“影灯漏

月”等隐显变幻之美，自然对《大般涅槃经》“月爱三昧”的先隐后显之境再三致意；另一方面，金圣叹又将《法华经》和《华

严经》的“分身”意象糅入其中，更增强了倏忽变幻的神秘意味。金圣叹在文体上模仿《大般涅槃经》的问答体、逐层递进的逻

辑结构和以连续比喻来说理，更有助于其“月爱三昧”之境打通文苑与佛境，呈现出变化和超脱之美，折射了明清之际文体创新

与佛学征实风尚的联系。 

金圣叹以“大般涅槃经体”建构“月爱三昧”这一个案，既是其“领异标新，迥出意表”56之学术个性绽放的奇葩，又植根

于明清之际江南文坛与佛学界在崇尚渐修、重视佛经古注疏、提倡以教疗禅等方面密切互动的土壤。 

注释： 

1拙著《金圣叹评传》第二章第三节《兼奉台禅的佛学思想》论及金圣叹推崇《大般涅槃经》的判教说、“常乐我净”和“月

爱三昧”（南京：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 235-237页）。丁利荣《金圣叹美学思想研究》第二章《哲学思想的阐释：易佛

互释》亦提及金圣叹所谓“月爱三昧”出自《大般涅槃经》（武汉大学 2007年博士论文，第 46-47页）。 

2拙著《江苏历代文化名人传·金圣叹》第五章第三节《兼奉台禅与推重〈大般涅槃经〉》（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19年，

第 111-112页）未能明确指出金氏之无执、无常说与《大般涅槃经》“常乐我净”的内在矛盾。 

3天竺三藏昙无谶译：《大般涅槃经》卷 2《寿命品第一之二》，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第 12卷，台北：新文丰出版公司，1973

年，第 377页。以下所引《大般涅槃经》，除非特别说明，皆据此本，不再另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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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(1)参见郭朋：《坛经校释序言》，惠能著，郭朋校释：《坛经校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。 

5(2)惠能著，郭朋校释：《坛经校释》十八，第 36页。 

6(3)(9)金圣叹：《唱经堂通宗易论·五十》，陆林辑校整理：《金圣叹全集》（修订版）第 6册，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16年，

第 801,801页。 

7(4)(7)金圣叹《唱经堂语录纂》卷 2，陆林辑校整理：《金圣叹全集》（修订版）第 6册，第 862,863页。 

8(5)金圣叹：《唱经堂通宗易论·五十》，陆林辑校整理：《金圣叹全集》（修订版）第 6册，第 803页。案：金圣叹多次提及

“凡夫”，多数都意味着主张无执。比如，“脱去凡夫”（《唱经堂语录纂》卷 1，陆林辑校整理：《金圣叹全集》（修订版）第 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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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(6)金圣叹：《唱经堂圣人千案·对朕案第一》，陆林辑校整理：《金圣叹全集》（修订版）第 6册，第 924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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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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